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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在 雪 天 相 见
刘 峰

某一年，天降大雪，我突发奇想，决
定去看一个人。

想一想，她离我三十里，阔别十年。
当然，也暗恋十年。这十年，简直太难熬
了，多少回，冲动着想去看她。但因种种
原因，终究未能成行。“马滑霜浓，不如
休去， 直是少人行”， 人陷在这样的情
境，越容易感情用事。

三十里积雪无垠。倘若平素晴日开
车，半小时呼啸即达。但我却为此耗尽
了十年。凭借大雪掩护，一个人走在银
装素裹的世界，呼哧呼哧，燥热了身子，
冷清了思绪。天地间，仿佛只剩下我一
个人在呼吸。往前走，有太多的未知数，
也有冥冥中的定数。积雪，让一切变慢，
让人变得冷静。

雪中行 ，双腿如拔萝卜般 ，扯来拔
去，从正午到黄昏。

像外国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我终于
站在那一排绿栅栏外， 心怦怦直跳，斜
阳将她的屋子抹了一层嫩红。沿途猜想
的无数个答案，此时却害怕揭晓———她
幸福吗？过得好吗？知道这世上有一个
人苦恋自己十年吗？

奇怪的是， 当最后一抹余晖消失，

连她的一个背影也没见到，我开始了返
程。

三十里的雪光， 三十里的月色。将
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瘦很长 。不可思
议的是，我的心变得平静极了，如一泓
留在深秋的潭水。十年苦楚，化作一丝
淡淡的甜润。感谢大雪，早知如此，无论
如何，我该鼓足勇气来一趟。

当然，我也有恨的人。
那一年， 也是隔着三十里的大雪，

我忽然产生了一窥此人的欲望。
我终于站在离他不远的雪地，像站

在荧幕前，看电影里的人生。雪，擦亮了
天空，捂白了大地，隔绝了彼此的时空。
天地间，我成了一个细小的黑点 。雪的
世界那么大，我那么小。大寒之下，世人
皆小。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
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
装饰了别人的梦。”———我开始想，我看
别人，说不定，也有人在看我。我恨一个
人，说不定，我也在被另一个人恨。也说
不定，那人在大雪天看过我，就像我此
刻在探看所恨之人。

又一次莫名其妙地，我没有看到此

人，也不想看了，开始了返程。
去时，三十里雪地，走着走着，恨之

火渐渐熄了。回时，再三十里雪地，走着
走着，人越来越轻松，仿佛重活了一回。

看来，爱一个人、恨一个人，或者牵
挂一个人，到了无法解脱，不如长途踏
雪去看看。见或见不着，都会让人的愿
望得以满足，让自己变得温存。

雪天看人，意义非比寻常！
同乡小李子，与我在同一个城市打

拼。因大雪三日，牵挂乡下的娘。待列车
到达县城火车站，已是灯火黄昏。再行
三十里小路，终于到达村口。此时，已是
深夜。他不想打扰娘，踏着积雪，围着老
屋转了又转。

一直到黎明 。 当看到稻堆四方四
正，柴垛整整齐齐，听到娘的鼻息细均，
现世温暖，他就放下了心。将一封钞票
塞进门缝， 又将一个包裹放在门口，爱
抚了一番跟随自己大半夜的卷毛狗，欣
然踏上了归程。

复踏雪了三十里。他才抵达县城火
车站，却一点也不疲倦，一点也不冷。故
园的雪地上，留下了这位游子的几行清
泪。因雪，他感动了自己。

———请不要嘲讽像我、像小李子这
样的人，白跑了一趟。

如我俩的人 ，古时就有 。在武侠小
说、电影里头，常有这样的人，为了了结
一场恩怨，不惜跨越千里、穷极半生追
寻。结果，待真正相见，心境却变了，不
哭也不闹，风吹云散，从此泯了恩仇。

南朝文学家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
里头，亦有这样的先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
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
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
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当有人问王子猷为何白白跑一趟
时，他却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
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一夜风雪寒，扁舟独乘兴。未见同
心人，前溪兴应尽。”试想，大雪之夜，又
是乘舟，又是踏雪，少说也有三十里，才
能抵达好友门前，然而又不叩门相见。

何苦？！
———其实 ，雪天看一个人 ，见与不

见，已显得不重要了。因为看的人，在三
十里的雪地跋涉中，已获得了超脱与满
足、温润与美好。

丰收的时光 王勇刚 摄

转 场 金 雷 摄

爱 情 豆 奶
王 辉

美娟将一杯新鲜豆奶递给阿华，柔声地说：“今天我在豆奶里放了蜂
蜜和核桃粉，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豆奶是美娟用石磨亲手磨制的，飘着
缕缕清香。 阿华接过豆奶，深深地吸了一口，连声赞叹：“好喝好喝，真太
棒了。 ”阿华微笑着说，“美娟，你每天都有新点子新花样，费心了。这杯豆
奶味道既醇厚又香甜，每一口都甜在心里。 ”他望向美娟，眼中满是感激
和爱意。

美娟听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他们结婚三年了，美娟磨了三年的豆奶，每天清晨她都会用心地磨

制一大杯新鲜的豆奶，这杯石磨豆奶已经成为了他们早餐中不可或缺的
饮品。

阿华又喝了一口，突然说：“从明天起，咱们不喝豆奶了，行吗？ ”
她一愣，疑惑地问：“为什么？ ”
他说：“你这样每天磨豆奶，太辛苦了。 ”
美娟笑了，说：“可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啊，反而乐在其中。 ”
“可是……”他还想说什么。
她忙止住，说：“别可是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咱俩口味和偏好如此

相似，打小就喜欢喝石磨豆奶，对牛奶不感兴趣。 这样不是挺好吗？ 干嘛
要刻意改变它？ ”

“道理我也懂，不过……”
“不过什么？ ”
“要不，我来磨吧。 ”
“又来了，烦不烦？ 咱们说些愉快的好吗？ ”
阿华不再坚持，笑着说：“好好，听你的。 ”
俩人喝着豆奶吃着早餐，一边愉快地聊着，回忆从相识到相爱的甜

蜜过程，心中充满了甜蜜和温暖。
结婚三年来，夫妻俩非常恩爱，夫唱妇随，心心相印，早已将自己融

入到对方的生命中。 只要他（她）喜欢的，自己也一定喜欢。
又到了周末，美娟去看望母亲，阿华因为单位加班没去。 第二天早

晨，阿华打开监控，画面中出现了母女俩的身影。 母亲对正忙着做早餐的
女儿说：

“你一来，就忙这忙那，我给你煮一杯牛奶。 ”
女儿笑着说：“妈，你好好休息，我早已不喝牛奶了。 ”
“瞎说。 当妈还不了解自己的女儿？ 你打小最喜欢喝牛奶？ 每天早上

都要喝。 ”
“妈，我没瞎说。 我和阿华在家都喝自己磨的豆奶。 ”
“真的？ 为什么不喝了？ ”
“因为阿华不爱喝牛奶，他更喜欢喝石磨豆奶，那是他从小养成的习

惯。 ”
“你为他而改变？ ”
“是的。 ”
“这又何必呢？ ”
“妈，难道您忘了女儿出嫁那天，您对女儿说过的话吗？ ”
“我说什么来着？ ”
“妈，那天您说，夫妻之间过日子，不要老想着改变对方，要学会适应

和包容，这样才能过好日子。 我和你父亲刚结婚时，也不懂得这个道理，经
常因为生活习惯不同闹别扭。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学会了适应和包容，我们
就再也没有吵过嘴红过脸，恩爱了一辈子。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道理。 妈，女
儿一直记住您的话。 女儿想，如果两人都吃不到一块，还过什么日子。 ”

母亲笑了。 阿华听到这儿，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一时感慨万千，
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修 车 王 刘 伟
李代金

刘伟在一家洗车店当洗车工， 说是洗车
工，其实是学徒。刘伟的师傅就是老板，老板叫
他干啥，他就得干啥；老板说怎么干，他就得怎
么干。总之，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伟的。刘伟
一点也不嫌脏嫌累，他知道，自己是来学习的，
就得吃苦才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在
老板的喝叱下， 刘伟很快就把洗车的门道摸
清了，再加上他肯吃苦，洗出来的车非常干净，
因此车主非常满意，老板也非常满意。

一天 ，刘伟洗车时 ，发现车上有一个
钱包。 这时，老板正好走过来，也发现了那
个钱包。 老板抓起钱包，打开看了看，见有
一叠钞票，然后就把钱包拿走了。 不久，刘
伟洗好了车，车主也来了。 刘伟上前告诉
车主，他的钱包被老板拿走了。 车主去找
老板讨要， 老板只好把钱包还给了车主。
车主一走，老板就吼刘伟，谁叫你说的？ 老
子给你工资 ，你却帮外人 ，你不想干了是
不是？ 不想干了就赶紧给老子走人！

当天，刘伟就提着行李走了。 老板从前
骂他，他可以忍，但是今天，老板做得太不对
了， 他实在没法忍了。 刘伟走出洗车店没多
远， 刚才的那个车主就开着车回来了。 车主
说，刚才刘伟帮了他，老板肯定不会放过他，
这就回来看看情况。 车主听刘伟说他已经不
在洗车店干了，便说，要不这样，我出钱你出
力，咱们开个洗车店，怎么样？ 刘伟见他肯帮

自己，连忙说好。 如今的小车太多了，开洗车
店，错不了。

不久， 刘伟和这位姓张的车主开了洗车
店。 刘伟是老板，张先生说他投资，赚了钱他
分一份就行。 刘伟一人，当然不行，因此招了
两个洗车工。 生意果真不错，后来，又招了两
个洗车工，店面也扩大了不少。 这天，新招的
洗车工小周在洗车时， 不小心将小车给刮了
一道口子。 小周非常担心，要是刘伟知道了，
这事就麻烦了；要是车主知道了，这事就更是
麻烦了。 小周一时傻了。 幸好，小马告诉了刘
伟这事。

刘伟知道后，拍拍小周的肩膀说，刮伤了
就刮伤了，大不了咱给他修一修。 车主来时，
刘伟告诉了车主实情，车主听了火冒三丈，吼
道，你们会不会洗车啊，洗个车就刮伤了车？刘
伟连忙赔不是，并说他们会把车给他修好，还
说以后他来洗车，都不要钱。 可车主还是吼个
不停。 这时，小周上前说，你别冲我们老板发
火，你也不好好想想，要是我们老板不给你修
车，你什么也不知道，最终还得自己掏钱修车。

车主听了一想， 是啊， 这老板做得够好
啊！ 于是连忙赔不是。 刘伟说，没啥，没啥。 换
了是我，洗车却被刮伤了，也会生气的。 你放
心，车一定会给你修好，保证跟原来一模一样。
到车主再来时，伤痕不见了，果然跟原来一模
一样，车主笑了。 车主说，其实，那道刮痕原来
就有的，只是让灰尘和泥土给遮住了，那是另
一家洗车店给刮伤的，我找他们，可他们不认
账，我这才算到你们头上的，唉，是我错了！

因为这事， 这位姓叶的车主和刘伟交上
了朋友。 后来， 叶先生给刘伟介绍了不少生
意。 一天，叶先生来洗车，见刘伟他们忙得不
得了，便对他说，看来，你洗车洗出名了，可是
光靠洗车， 挣不了多少钱， 洗车的利润太低
了。 事实正是这样，虽然每天忙个不停，但钱
挣得并不多。刘伟告诉了叶先生实情，说要修
车，就得投资，就得请修理工，可他实在没有
这笔投资，而且，修理工是技术活，他找不到
好师傅。

叶先生知道了刘伟的难处， 于是便投了
一笔钱给他，还给他找了几个修车的好师傅，

于是刘伟的洗车店升级成了维修店。 刘伟虽
然是老板，但却从不摆老板的架子，还跟工人
们打成一片，洗车忙时，他上前帮忙；修车忙
时，他上前帮忙。虽然他也想学会修车，可终究
没有学会。毕竟，修车的技术太多，太杂。毕竟，
他是一个老板，事情太多，太杂。 不过，在刘伟
身先士卒的带领下，店里的工人都干劲十足。

有一天，一个师傅对刘伟说，他的经营理
念太老套，还真把顾客当上帝，一心一意，这
样挣不了大钱，要想发财，就得把小问题说成
是大问题，一天能修好的，得说成两天，就是
没问题的， 也得给他说成有问题， 找出问题
来。只有问题越多，挣钱才越多。刘伟听了说，
那不是坑人吗？ 我绝不允许你们损害客户的
利益。 我知道，你们嫌工资低，想多挣钱，工
资，我可以给你们加，但你们一定要把客户当
上帝。

不久，这事就传开了。车主们都说刘伟是
好样的。 许多车主都发现，刘伟这里修车比别
的地方便宜， 原来人家就是把客户当成了上
帝，没想着坑人。于是大家的车有了问题都来
他这儿修。 他这儿，大家不用担心上当受骗。
维修店的生意一时火了起来。 而刘伟，一时
也名声大振，车主们都叫他修车王。 刘伟听
到大家这么叫他就笑了， 他又不会修车，
是王吗？ 他只是在这个自私的时代里，多
了一点点良心而已。

民 间 捏 面 人
董国宾

不知怎的，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
时光的另一头，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似一片
片粉色的小花瓣，在无邪的童年里晃个不停。

昔日的乡村， 人们安闲地在简朴的岁月
里度时光，捏面人的师傅一到，孩子们就像炸
了锅， 一个个揣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
来，宁静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 捏面人的
师傅在村子里停住脚步， 一个个生动的小面
人直往孩子们眼里钻。 红红绿绿的小面人色
彩明快，逼真传神，姿态逗人。 有的腾空、有的
威凛、有的亭亭玉立、还有的特搞笑。 一群顽
皮的小孩子看得心里直痒痒。 一个个爱玩的
小孩子目光扫上几眼，一个转身便跑回家中。
他们向大人要了零钱，一蹦一跳地又跑回来，
围成一团，叽叽喳喳，指指点点。 有的说“关
公”好玩，有的却要个丑态的猪八戒，我小时
候让师傅捏了一个白面猴。 只见师傅麻利地
打开工具包，取出一根竹签摆在那里，又取下
一小块面团作头部， 然后在眼部贴两块白色
面片，用拨子（即雕刀）压出眼窝，点上两个黑
眼珠，白面猴的小眼睛就做好了。 接着师傅在
面部贴一块白色面片做嘴脸， 用剪刀剪出口
形，用拨子灵巧地将上下唇分开，用小磙子压
出个大嘴角，贴上尖尖的小舌头，再用拨子扎
出翘鼻，白面猴头就成形了。 师傅取一小块圆

形面球开始做耳朵， 技法娴熟的他做得外表
夸张，再从侧面用小磙子压出耳蜗贴在头上，
白面猴头就做好了。 最后师傅做猴子身体，捏
出腿腰和尾巴，作腾空状，白面猴做得栩栩如
生，似在腾云驾雾呢。 我捧在手里，在人群里
跑过来跑过去，不停地向小朋友炫耀，别提有
多高兴了，说起来真是件忘不掉的事。 捏面人
的师傅还给我捏了一个飞天的仙女， 我天天
拿着玩，上学的时候也带在身上，下课时就玩
上一阵子。 那段时间里， 有传神的面人伴着
我，生活充满了色彩和甜蜜。

捏面人也称面塑，它起源于民间，艺术性
强，观赏性高，地方特色鲜明浓郁。 有的面人
风格粗狂，有的极端夸张，有的又端庄细致，
极具美感和想象力 。 灵透的面人可陈列观
赏，也可作为盘饰，为餐宴增色添彩，有的还
可食用。 捏面人从遥远的历史中走过来，技
法娴熟的师傅取一块配制好的面团， 经捏、
搓、揉、压、切、剪，随手便可将千姿百态的美
呈现出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捏面人的
师傅本事真大，小朋友也天天盼着他们到村
子里来，因为不管天上飞的，还是水里游的，
师傅一使手法，一个个抓心的小面人都能捏
出来 ，我和小朋友的童年 ，增添了无穷的乐
趣和色彩。

信 任
金 林

或许是做了十多年电视法制节目的
缘故,我见过太多的犯罪分子坑蒙拐骗，
因而养成职业习惯，常对他人心怀戒备,
不肯轻易相信人,尤其是对陌生人。

那天， 我在妻子开的服装店里照看
生意， 她去批发市场进货。 下午顾客很
少，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前玩着手机。

“师傅，您好！ 您能帮我个忙吗？ ”猛
然听到有人说话，我竟被吓了一跳，抬起
头来，看见一男子站在我面前。

以为他要买衣服， 我忙不迭地起身
招呼道：“师傅，您想看件什么衣服？ ”

他不好意思地摇着头， 说道：“我不
买衣服。 我想请您帮个忙。 ”

他来服装店不买衣服，我能帮他什
么忙？ 我迷惑了，仔细打量着他。 他三十
多岁，头发、胡须又长又乱，衣服脏兮兮
的，显然是很久没洗了，一副狼狈不堪的
模样。他的面相倒老实，只是脸上写满了
焦急和困倦。

见我不说话，上下一个劲地打量他，
那男子脸上掠过一丝羞涩， 没头没脑地
问了我一句：“师傅，我不是骗子，您能相
信我吗？ ”

我被他的这句话逗笑了， 说道：“你
我素昧平生，谈不上信不信的。您有什么
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

我的这句问话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他絮絮叨叨地向我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他名叫杨光，今年 36 岁，在南方一家电
子厂打工，回老家刚到省城，没想到手机
竟丢了，身上只有几块钱现金。现在人离
了手机简直寸步难行，无法坐车，也没法
购物。 他想去附近的通讯营业厅买部新
手机， 顺便办张手机卡， 但对地形不熟
悉，正犯愁怎么去营业厅。

我以为他问路， 便皱起眉头说：“您
方向走错了，应该往回走，四五十分钟就
能找到营业厅。 ”

他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那
里，您能否用手机给我叫个网约车？ ”

我迟疑了， 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
假。

“我求别人帮忙，没有一个人肯相信
我，都当我是骗子。您是我求助的第八个
人。 我看您慈眉善目的， 肯定是个好心
人。 您能帮帮我吗？ ”杨光的语气里带着
恳求。

我是个冷静又理智的人， 并没有被
他的几句好话冲昏了头脑。 他越这样奉
承我，越让我提高了警惕。

见我无动于衷， 杨光充满希望的眼
神顿时黯淡了，嘴里念叨着：“没关系的，
我给谁说都没人信的， 这年头骗子太多
了，理解。”他缓缓转过身，垂头丧气地向
店外走去。

“您等等。 ”见他出门了，我追上去，
递给他一张百元钞票， 说道：“您把这钱
拿着吧，我相信您。 ”

杨光笑了，对我点着头，连声道谢。
我看到他眼神里重新燃起了火苗。

他接过钱， 一再坚持要我把手机号
写在纸条上，说办卡后加我微信，一定要
把钱还给我。

妻子回到店里后， 我把这件事情告
诉她。 她埋怨我太傻，肯定又上当了。 我
说权当是用一百块钱做个测试。

一个多小时后， 我的手机信息提示
音响了，是杨光的微信好友申请。我随手
点了接受好友。很快，他给我转账了一百
元，并发来一条信息：手机和卡已办好，
现在可以回家了， 感谢您， 陌生人的信
任。 这个寒冬，因您而温暖。

我站在店门口，阳光普照大地，晒在
身上暖洋洋的，抬头望天，晴朗湛蓝的高
空白云朵朵，像碧玉一样澄澈,其中有朵
云像颗桃心。 我想杨光此刻的心里一定
满是阳光，因为心中有爱，满眼晴天。

心 园
齐大志

我家门口有块菜地，面积约摸五间
房大小。 菜地是父亲生前开垦出来的。
父亲去世后，我因为忙于工作，菜园也
就撂荒了。今年开春，我镐刨锨剜，施肥
整畦，先后种了十多种蔬菜。

侍弄庄稼，我不陌生。上大学前，我
曾跟随父亲春种秋收，断断续续磨炼过
几年。可对种菜，我是门外汉。让我没想
到的是，第一年种菜，我居然得到村里
人的肯定：

“这西红柿长的，个头儿大，挂果也
多。 我种的那两架西红柿，刚长到鸡蛋
大小，就叽里咕噜落地了。 ”发小孟哥羡
慕，继而感慨。

“把侍弄菜当成伺候自己孩子那么
精心，菜长得不水灵算怪了。 ”我后院邻
居，也是村里有名的种菜“把式”张叔画
龙点睛。

……
每次听了赞美的话， 我都有成就感。

脸上欣喜，心里却感觉不好意思，我于是
赶紧解释：“技术是我张叔点拨的，再加上
自己在手机‘百度’里学习。 ”

“张叔是种菜‘把式’不假。可近两年，
菜园管理得一般般。 也许是年龄偏大，干
不动了。 ”孟哥有一次对我说。

种菜前，张叔确实意味深长地跟我说
过：“种菜光凭经验、靠老把式不成，也得
与时俱进，学一些新知识。只是，我不想再
花费太多精力侍弄菜了。 ”

我感觉张叔话里有话， 往下一追问，
张叔才说出了他的心结。

张叔比我年长一轮，也许跟常年劳动
有关，身子骨一直挺硬朗。 说起不愿往菜
园花费太多精力， 主要原因是少了心气。
少了心气，干活时身体就发软。 张叔告诉
我，退休后他一直研究、学习咋种好菜。这

些年，他每年都侍弄十几种蔬菜，他和老
伴儿吃不了十分之一，其余的菜，他都用
特意买来的包装箱和食品袋，挑选品质最
好的，开车送到亲戚们家里。送菜前，还得
根据对方的忙闲情况预约时间。既然是亲
戚，张叔为送菜往里搭钱、搭时间都不在
意。 让他想不通的是，有时候张罗亲戚从
城区到乡下自己拿菜或采收，多数人总能
找出种种理由，来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张叔今年不开车了，没办法再大包小包地
登门送菜。以后再种好多菜，自己吃不完，
又送不出，菜就糟蹋了。关键是，张叔种菜
属于一种爱好，活动活动筋骨，修身养性，
压根儿就没打算到市场卖钱。

张叔种菜量少了，也免去了为亲戚
送菜的辛苦与忙碌。 没有其他爱好的张
叔，在闲下来的时间里，心里总觉得空
落落的。

初夏的一天，我看到张叔家门口开
来好几辆车， 老老少少有二十多口人。
很多人手里拎着礼品，说说笑笑地走进
张叔家。

第二天张叔笑着告诉我，亲戚们这次
来的主要目的，是劝说他这个年龄，以后
该释放释放这双劳动的手了，实在以劳动
为趣，想种菜，种够自己吃就行。闲暇可以
侍弄侍弄花草，公园溜溜弯儿……

哦，原来如此。
深秋， 张叔极兴致地对我说：“我仅

有的一颗南瓜秧，结了二十六个瓜。 个头
儿大的，估摸有二十斤左右重；小的，也
够十斤。 一合计，所有亲戚，一家能分到
两个！ ”

听完张叔的话，我愣怔片刻，随后走
进瓜地。 我选了一个最大的南瓜，蹲下身
打量：瓜皮上，附着一层淡淡的银粉，下
面是遮掩不住的金灿灿的瓜身。

凡尘一瞥

生活感悟

hnrbwcd7726@163.com


